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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年，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

就有言：“石峡遗址五十周年最好的纪

念就是发现岩山寨……广东考古大有

可为。”岩山寨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

何引来如此大的关注、引发业内专家

如此高度评价？对此，李岩结合石峡

遗址和岩山寨遗址的发现，分享了他

的看法——

农业化进程：从这里走出国界
我们知道，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

力，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

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五千年

左右是一个关键节点。我认为，如果

没有上世纪 70年代石峡遗址的发现，

我们对广东或岭南地区五千年前社会

的认识，是很混沌的。

现在广东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

史 ，是 从 南 越 国 第 一 份“ 国 家 档

案”——南越木简开始，不过距今两千

年。石峡遗址的发现，让我们得悉距

今五千年左右岭南人类社会的部分生

活状态和社会面貌，这是考古学的了

不起之处。

石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是岭

南地区史前农业化的标杆和起点。此

前，先民以狩猎采集等为生，稻作农业

的出现，增加了“预见性”，人们从此可

预见、计划明天以后的生活了——对

先民而言，这是从物质到精神的巨大

飞跃。

岩山寨遗址同属石峡文化，结合

这里发现的丰富水稻遗存，我们可以

看到，稻作技术南传后，起初主要在河

谷地带发展，到距今4600年前左右，在

广州茶岭、甘草岭等遗址可见大米和

小米出土，这意味着再一次的重大进

程——农业化从河谷深入到了珠江三

角洲，走向了最适合种植水稻之处。

接着，从珠三角出发，稻作农业通

过水道交通，继续传播。现在，在东南
亚从事早期稻作农业和史前社会研究
的一些国外考古学家也都普遍认为，
中南半岛北部地区距今四千年左右的
稻作农业，就是由广东地区经水路传
播过来的。

所以，岭南地区的农业化进程，具

有世界性的意义。中国人发明了大

米、小米等的种植技术，而正因有了石

峡文化，有了岩山寨和珠江口，它走出

了国界。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重要发现。

玉器组合揭示了社会复杂化
第二个重要发现，体现在用玉器

来标示身份等级的社会复杂化。如果

说，农业奠定着社会物质基础，玉器礼

仪则涉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石峡遗址的部分出土玉器，直接

从良渚文化而来，其玉器组合方式，和

良渚文化几无二致，这意味着，当时，

两地人群有非常亲密特殊关系；意味

着，岭南粤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意识形态共同性角度上，已经具有

高度一致性。岩山寨遗址出土的玉

器，有些具体差异，但大方向与前述

相似。虽说，这些玉器的数量和质量

肯定无法与良渚文化大型墓葬比拟，

这我们理解为社会发达程度的差异。

我们有的是岭南本地的特色：大

量的玉琮，是在“二次葬”的时候才放

进去的，这与良渚文化不太一样。具

体含义有待日后深究，但最起码，我们

在田野工作中已发现了这个现象。

还有，我们看到，使用玉琮、玉钺

和锥形器等玉礼器的考古学文化现

象，从石峡、岩山寨，到广州的茶岭、甘

草岭，已经是版图上最西和最南的发

现了。也就是说，在文明起源阶段、在

中国化进程中，相对于更加西南地区，

我们的积淀更早、融入更早。

所以，从上述这些角度来看，距今

五千年左右的、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

地区，其文明化进程，实际上基本保持

了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同的节奏。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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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解读：聚焦岩山寨
岩山寨遗址，是自20世纪70年代石峡遗址之后，岭南地区发现的又一个大规模中心聚落遗址，尤其是，其岩背墓

地的考古收获，让人们可以重新认识石峡文化及其在史前中国的重要地位。岩山寨遗址有力证明着，岭南地区是多元
一体中华文明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前，就岩山寨遗址研究的发现缘起、焦点、进步意义和地位价值，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岩先生，接
受了新快报收藏周刊的专访。

岩山寨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其地位和
价值，李岩这么认为：

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

“传承和光大”。何谓传承？举个例子，在

岩山寨发掘过程当中，完整复原了石峡文

化二次葬墓下葬过程。我们说，这是从石

峡遗址的发掘经验中继承而来，如今的岩

山寨已经能较好解决这个问题，并留下了

大量影像资料。何谓光大？它对同行和

后人，同样将起到很好的范例作用。

第二个，岩山寨为“以聚落眼光看待

史前遗址”也树立了一个标杆，这可能会

导致我们要重新检视，所有与石峡文化有

关的遗址，其规模、性质和大小。我们要

牢固树立用聚落眼光，来面对每一处史前

时期的遗址的共识，特别是距今五千年左

右这个时间段的遗址。

在岩山寨发现发掘之前，我们说，用

聚落的眼光看待石峡文化时期遗址，还是

一个理论性的认识，如今，岩山寨让这个

认识落地，它以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范

例，以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工作成效，在

我们面前，逐步打开了历史的真实画卷。

岩山寨遗址，被“坚定”发现
那么，岩山寨遗址是怎样发现的

呢？李岩向我们描述了一个“目光敏锐”

“信念坚定”的年轻考古工作者形象：

当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

锁强和他们团队在附近进行沿线文物

调查时，在如今遗址旁的一座孤立石

灰岩山峰中，遇到一个洞穴，调查后发

现里面有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

时期陶片，数量之多，一卡车都无法装
载。有些陶片与石峡遗址出土的看起
来十分接近，秉承一个考古人的使命
和担当，刘锁强他们当然要解答一个
问题：这些陶片从何而来？

于是，从2017年开始，他们就在山

顶上开始进行小规模勘探。岭南潮湿

多热多雨，个中艰辛无需多言，后来，

随着调查勘探和发掘范围的日益扩

大，岩山寨遗址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

整个过程，对考古工作者的敏感

度和坚持性是一个极大考验，在每个

环节，只要稍微一点动摇，都有可能和

最后的重大发现擦肩而过。

而过程中，当然也吸收了包括石

峡遗址相关的考古经验和智慧，比如，

从前没有意识到，而现在我们能认识

的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可总结的经验就

是，“只要出一座墓，就是一片墓地；只

要出玉器，那就一定有较高等级的墓

葬存在”。在此，我们再次回想严文明

先生的那句话，为什么说岩山寨是对

石峡最好的纪念？我们就是这样，一

步步通过最初认识到的现象，层层往

下深究，最终把墓葬揭露。

刘锁强他们团队，在此坚守了七

八年，我觉得，能有这些重大发现，不

能说是运气，只能说，确实努力了，而

且业务精湛、信念坚定。

【焦点

■李岩先生在岩山寨遗址发掘现场。受访者供图

■墓葬出土炭化稻谷遗存

■随葬玉器出土现场（玉琮、玉钺与玉环、玉锥形器、玉钺）

【发现

【进步

【价值

岩山寨遗址的相关研究有何亮点？李

岩分享了令其印象深刻的两方面：

石峡文化有了新的年代定位
第一个方面，我想就是年代，这次，通过

对炭化稻谷等样品进行大批量碳十四测年，

岩山寨岩背墓葬的测年数据集中在距今

5000至4000年，这为石峡文化提供了准确的

年代定位。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在做石峡文化的发

掘和研究时，仅仅做了三个碳十四的数据。

对目前史前遗址的年代判断，“碳十四测年”

就相当于两轮车的其中一轮，“类型学比较”

则是另外一轮。据我所知，目前他们已对岩

山寨的93座墓地都进行了植物浮选，对其中

一半以上进行了碳十四测年。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对于校证和完善

年代判断而言。从前，石峡文化的时间范围

被认为是距今4300-4700年。岩山寨遗址的

研究，更新了我们对于石峡文化上下限年代

的认识。

农业种植技术并非来自良渚
我们对岭南地区农业化的认识也有所改

变。在岩山寨的部分泥土中，除了大米，还浮

选出了一部分小米。从目前来看，良渚文化

范围内是不种植小米的，他们只种大米，这就

意味着，我们在农作物的结构、品种上，与良

渚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农业种植技术并

不是来自于良渚文化，而是与长江中游地区

有所关联。因为在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的大

量遗址中，出土的都是大米加小米。

以前我们认为，石峡文化从良渚那儿直

接“拿”来了农业和玉器，实际并非如此。现

在的新发现和认识，对我们判断石峡文化各

种因素的来源，甚至包括人群的来源，都是

重要指标。从文化因素上来说，我们起码是

受到了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同期原始文

化的影响。

所以，它也扩展了我们对石峡文化的认

知边界。


